
大學那堂必修課──社團學分 

嘻哈文化研社副社長，華麗而沉悶的職稱，在大一下填選志願的時候，我根本不

清楚自己即將面對的是甚麼，只覺得自己高中擔任過幹部，「糾察隊大隊長」這頭銜可

是來頭不小，我一定輕鬆做到。 

「現在公布副社！」和我平常跳舞同組的女生睜大眼睛看向我，彷彿在說：「你這

個下學期才開始參與，平常因為通勤常常請假的人……怎麼可能！？」我獲選的原因

大概只是因為我自告奮勇，沒有其他競爭者吧！就像高中選班長的時候一樣，對於大

學社團幹部，我沒有多想，對於承擔責任，我好像想得很簡單。老實說，當時即使同

儕眼光異樣，我還是自信滿滿地，自覺風光上台接受職務。畢竟我高中是成了萬年班

長，沒有人能競爭得了！ 

大二上的時候，身為副社長的我，依據傳統，要召集大家在學期初打掃環境，千

叮嚀萬提醒大家一定要找時間參與，安排一週的打掃時間，總計不到五人……氣憤又

失望的我在會議時大罵，責怪大家的不上進。新官上任三把火，當時的我沒有想到，

大學不像高中，所有人一到五有八小時的共同在校時間。在大學，不同科系有不同的

課程時間，就連科系內的課表都不一樣，更別說有的人兼職打工，或是忙著約會。大

學生活多采多姿，經營大學社團遠比高中困難得多。每個人都是充滿著自由意志的獨

立個體，每個人都安排著自己的生活，走著自己喜歡的步調與節奏。光是要召集所有

人同時到齊，一同參與大小活動或討論正事都有困難了，更別說要凝聚向心力。一直



到大二下要卸幹前又是一次低潮，社長把我找去講話，提到我因為通勤，常常會議不

到，他理解我家管嚴的難處，也提醒我大家其實都感覺得到「我逐漸在與社團脫節」，

連練舞也常常請假，讓排舞者和夥伴都非常困擾，少了一個人，走位的真實性就會有

很大的麻煩，團體舞不是一個人跳得好就好，還包含了整支舞呈現的氛圍、默契，那

不光是跳在對的節拍上就能做到的，需要仰賴的是長時間與夥伴一起磨合、排練。 

「妳不懂！我已經被妳限制了 18年，我練舞不是壞事，我半夜騎車才是危險的

事！」那是已經經歷了無數次的爭執，我終於脫口而出。為了要和所有人一起為演出

用盡全力，我對媽媽據理力爭，正覺得自己佔上風的時候，揮來一記耳光，我說不上

話來，委屈的感覺一湧而現，我試圖釐清頭緒，好好表達我的想法，「「我能理解妳對生

活的期待，但『除了上課打工，只能回家』是你習慣的生活，不是我要的生活，我過

去已經因為打工和家規失去了很多和同儕相處的機會，我常常感覺自己和同儕脫節，

我曾嘗試在白天空堂召集大家一起練習，一起開會，但是大家共通的時間都是在晚

上……我明白你愛我，擔心我，但我希望妳能理解我，然後稍微放開手。」遠在台中

的姊姊，在聽到我和媽媽爭執的經過後，對我表示支持，願意傾聽我的聲音，為我發

聲。那天晚上，是溝通的大躍進。雖然媽媽依然表現為難，但還是願意讓我之後能晚

點回家，或是留宿同學家。 

終於，我在畢業表演前爭取到了數次留宿中原的機會。每次到練習場地，幾個社

員都不忘譏笑我：「咦！是副社ㄟ！妳怎麼在這？好難得喔！」我們相視而笑，我很高



興他們還記得我，我很高興我感到羞愧的事情不是一個大家需要避而不談的秘密，我

很高興他們和我打招呼的方式沒有疏遠或是刻意畢恭畢敬。在那幾次的練習或是會後

聚餐的交流，我才發現，大家其實都很關心我的狀況，也理解我的困難，我內心感動

不已。 

期末成發那天，我們當屆一起跳畢業舞，最後一段音樂是我們饒舌組創作的曲

目，我早已眼眶濕潤，動作逐漸馬虎，但還是含著眼淚撐到結束。我的模樣早就被身

邊的社長看穿，致謝的時候他先邀請我上台說話，我接過麥克風，衝去拿我的手機，

「我有準備稿子…大家等一下。」一陣笑聲，社長同時間邀請所有畢業社員在舞台上

坐著，準備就緒。 

我深吸一口氣，「「親愛的嘻研，以及在座的各位，大家好。雖然不確定我們是否說

話，或曾經見過面…感謝大家到場參與期末成發，感謝學長姐們創造出來的大家

庭……今天沒有時間限制，終於，我可以對著大家暢所欲言。」我已無法掩飾哭腔，

一想到大學四年，每天趕在十點前回家，時間限縮得比灰姑娘還可憐。每逢特殊活動

還要和家裡激烈抗戰，爭取留宿或晚歸……但在和大家有更多互動之後，我也發現，

其實不只是我，也還有其他社員，也常常需要因為各種因素請假或晚到。我，並不孤

獨。緩和情緒後，我繼續唸出講稿：「「總的來說，你們對我而言就是五個字『離奇的溫

暖』。隨著年齡增長，社會化讓我們學習謙卑跟退讓，減少對他人的評價，總是說著沒

關係，卻忘了告訴自己「有關係」，學習包裝自己的感受，為了融入這個世界，總是活



在他人的期望裡，內心千萬次吶喊著一切要完美，卻總是事與願違…」我不只聽到自

己的啜泣聲，我還聽到台上其他社員不斷吸鼻涕的聲音。「「老是要提醒著自己，沒有十

全十美，只有今天美不美…」一陣哄堂大笑。「「一直記得一句話，Be the moment。曾

經，我以為奮力一搏就可以抓住無怨無悔，後來發現，面對抉擇，沒有放手一搏，只

有取捨。每每想著要放棄，卻感到不捨，不捨我們之間的故事，還沒展開就要結束，

內心所有的掙扎在心裡噴發。」隨著內容，我越講越激動，我的眼淚和唾液也在噴

發。「再一次，Be the moment，只有站在這個舞台上，最能體會到進入心流的時刻，

慶幸我…沒有放棄掙扎，慶幸的…是你們沒有放棄我…」我轉身看向身後的大家，真

摯地感謝他們對我的不離不棄，同時看到他們也以真摯的淚水回應我。「「每次每次的取

捨，為的是爭取一次把所有壓力跟煩惱拋諸腦後的機會，為的就是要把一切的一切在

這裡一次釋放，為的是…和身邊的你們有多一些相處的機會，現在的我，才真正明

白，在掙扎抉擇了之後，拼死拼活得到的，才讓這個選擇充滿意義跟價值。現在的我

曾經有過的遺憾，在你們面前都化成不捨，在這裡的一切將成回憶，我會一直記得你

們練舞時候的鬼吼鬼叫和三不五時冒出來的幹話。不需要過多的關心，只需要一個紮

實的擁抱。」我看向大家，用眼神示意我真的要擁抱所有人。「接下來這句話想對學弟

妹說：『不要忘記自己依然還有哭泣的能力。』謝謝大家。」我們每個人初來乍到這個

世界，就是帶著哭聲，但是學習成長的過程，有時讓我們忘記我們與生具備的能力，

讓我們沒有機會回應自己的情緒，在大三那一年和學弟妹相處的過程讓我心疼他們的



堅強，想回應他們的內在需要。會後聚餐的時候，副社學弟含著眼淚跑來找我：「妳可

以對著我再說一次那句話嗎？」當然可以！ 

在參與社團的過程裡，我從一開始的期待、興奮，到歷經個人或團體的困難，我

失落、哀傷，甚至有些憤怒，再到重新審視自己的不足與期待，我將困難視為挑戰，

雖然做得不完美，但在最後那一刻，我試著將我感受到的酸甜苦辣與大家分享，試圖

尋找共鳴，試圖打開彼此的心房，完整表達心意的那時，一切都足矣。時間不是萬物

的解藥，但那是經歷磨練的證據，證明我的青春沒有白費。 




